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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海恩斯  
Richard Hines

理查德 · 海恩斯生于加拿大的汽车城——安大略

省南部的温莎市，来自一个汽车工人家庭，曾在马尼

托巴大学和诺瓦斯科舍艺术设计学院研修摄影。海恩

斯现居于温尼伯市内的奥斯本村，他的住所同时兼做

工作室。他同妻子克莱尔和儿子雅各布住在一起，两

者都出现在他自 2001 年起着手打造的讲述人际关系

的系列作品《里面的图像》中。目前他正在创作《假期》

系列，在异地追随拍摄度假的陌生人。

你是如何成为一名艺术家的？

我直到 20 岁才开始接触摄影，之前从没搞过艺术。在大学里学习国际

发展研究的时候，我加入了一个摄影俱乐部，从此与摄影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问自己该怎么办，是进新闻系还是艺术系？最终，我选择了艺术系，这是

个正确的选择——我的性格与艺术家更为相符。我来自一个工薪家庭，家人

都是汽车厂的工人，我无法跟父母面对面讨论以艺术为生的可能性。我父亲

直到现在还担心我找不到工作呢。

能否谈谈你的创作主题？

我对人际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很感兴趣，不论家人、亲子、夫妻或

是情侣之间的互动都能引起我的关注。我执迷于探索人际关系中一张一弛的

弹性，人与人之间的交涉协商，一个人如何在个体的自我中心意识与作为群

体一分子之间寻求平衡。你可以看书、读小说甚至一头钻进人际关系心理学

进行深究，但照片能以一种视觉的方式直接对此进行阐述。

你创作的灵感源头是什么？

人是很复杂的，我们不可能洞悉一切。即便在家庭这个小单位中，我感

觉对妻子和儿子了如指掌，但有时候看着照片上的他们，又似觉异常陌生。

影像本身充满了大量信息，但如果你对此没有意识，它对你而言就是空洞的。

我们总是给照片注入自己的主观理解。我们可以做出假定臆断，但永远不可

能了解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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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创作中是否有所追寻或试图达到某个目标？

我总是试图把作品推向一个新的方向。初入行时我追求和寻找一种属于

自己的个人风格，我想我已经找到了。现在我想把自己推向一个不可知的领

域，考验自己，尝试一些新体验。假如我们没有新的体验，又怎么去充实自

己的艺术创作呢？

能否描述一下你的创作过程？

我的创作灵感总是来自于我的个人经验。它一般由某个概念萌生，然后

我就去想象在视觉上怎样去呈现。有时我先用笔勾勒出这个情景，然后再开

始拍摄。有时我也会写下我的想法，因为文字与图像在我们的脑海中有不同

的功效。要是我感觉思路被卡住了，我就读小说。我觉得文学作品能拓宽我

的思维，尤其是一些作者的形象描绘能力很强，为我开启了想象的空间。

气球和电话 （《里面的图像》系列）
2005 / 彩色冲印 / 76.2×101.6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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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认为什么是好照片？

我觉得好照片是与众不同的，其精彩之处常常出人意料。有的在技术上

完美无瑕，有的则能在情感上引起我们的共鸣。对我来说，能在两者之间找

到平衡再好不过。

我所关注的是照片中令我惊喜的成分——能告诉我一些以前我所不知道

的东西，关于我们，关于生命，关于照片。比如，你肯定看过很多小狗的照

片，但有那么一次你碰到了一张特别的，在这张里摄影家以不同寻常的角度，

使你更好地理解了人与狗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越是熟悉的题材表达起来越困难。如何把平凡之物变得新鲜而

令人惊喜？一张照片如何讲述你所不知道的那些信息？无论怎样，总有些时

候某些摄影家仍能就那些平凡的题材拍出出类拔萃的照片，给出令人眼前一

亮的阐释。

艺术家这个身份是否令你有所改变？

做一名艺术家或许使我变得更不自信了，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以前就有多

么自信。我总是怀疑自己，怀疑自己的创作。有时候，或许是一年里有那么

几天吧，我会感觉失去了一切希望。但这也许是件好事，不会让我故步自封。

摊手（《假期》系列）
2009 / 彩色冲印 / 12.7×17.78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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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摄氏度 （《里面的图像》系列）
2004 / 彩色冲印 / 76.2×101.6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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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觉得别人对你的作品有误解吗？

一旦出了校门你就很难了解别人对你的作品持何种态度了。人们有时评

论几句，但未必都是真心话。我渴望在艺术界大家可以互相坦诚，互相扶持。

我现在得到的信息非常少，所以说不好大家是否理解我的作品。我只感觉在

独自创作的过程中非常孤独。

你认为摄影相比其他艺术形式有何不同？

我认为摄影是每个人都能接触到的艺术媒介。人们小时候都会涂涂画画，

长大后就很少再有人拿起画笔了。但是大多数人都会拍照，Facebook 和手

机让摄影变得唾手可得。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懂摄影，不仅会拍照，还会观赏

图片和照片——他们可不是每天都去看油画或雕塑。然而，或许是我身为摄

影艺术家的缘故，我恰恰认为摄影是最难掌握的艺术媒介。时至今日，摄影

的大众化令其无所不在，让以此为业的艺术家们更为艰难。我们怎样才能创

造出有异于众多影像的作品？

人们在看照片的时候变得很老练，老练得可怕。我们对照片缺乏耐心，

目光还未离开眼前的画面，马上就迫不及待地想要看下一张。特别是当照片

跟媒体扯上关系的时候，我们就更难耐心细致地观赏它们。媒体的发达使万

物的速度加快，而我们的孩子就是成长在这个建立在媒体基础上的世界里。

你如何看待商业摄影？

我不反对商业摄影。但以我对自己的了解，我觉得我的优势来自于我的

想象力，然而我的行为方式却是恪守规则型的，因为我从小在一个家规严厉

的家庭长大，受到的几乎是军训式的管教，当有人告诉我用某种方式做某事

时，我很难不去遵从。以受聘的方式工作，我无法发挥我的创造力。我不喜

欢自我施加规矩。或许我的生活已经被规矩包围了，我觉得需要一个自由发

挥的空间。

你除了摄影还做什么？

我喜欢户外活动。我是个滑雪迷，也打网球和冰球。我爱看电视体育节

目，每周六晚上肯定要看“加拿大冰球之夜”。和我的艺术家朋友们不同的

是，我有个 15 岁的孩子——雅各布，这对我而言是重要的责任。家庭生活

之外我的自由时间就不多了，或许这就是我以家庭为主要创作题材的原因。

你使用什么摄影器材？

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一直用 4X5 相机拍摄。2006 年我换了一台富士 6X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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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画幅相机，它易于携带，能拍出大底片的效果。最近我开始用数码相机，

有一台尼康D700。不同画幅的相机拍出的照片构图各不相同。

我很不喜欢后期修改图片，尽量把修改的可能性降到最低，一般就是剪

裁一下构图、做做除尘之类。我不会改变照片原有的色彩，因为我实际上是

色盲，很难辨别相近的颜色，比如紫色和红色、红色和橙色、橙色和黄色等

等。我在暗房冲印照片时得花很长时间平衡色彩，才能把颜色弄准。

既然如此，为什么你还喜欢拍彩色照片？

很简单，因为彩色是我们看到的世界。我喜欢呈现现实。我知道摄影所

呈现的是个过滤了的真实世界，但它仍然和本来的实物很接近。看黑白照片

时我们通常会注意其质感，看彩色照片时则比较关注内容。

你去过中国吗？对中国的摄影有何看法？

我从没去过中国，不过好在我们现在都能上网，虽然是以有限的方式交

换信息，但比起以往还是方便多了。我觉得我看到的中国的摄影作品和世界

上其他地方的并没有太大区别。照片里的人物面孔倒是不一样，但本质上我

们都是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

阴阳脸（《里面的图像》系列）
2005 / 彩色冲印 / 76.2×101.6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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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eo 和 S （《假期》 系列）
2009 / 彩色冲印 / 12.7×17.78 cm

“在《假期》系列中我将拍照当作一种创作而非旅游日志来做，我也
不希望观众把它当成后者。不过有些图片看上去确实像是人们在博客里发
表的记录度假生活的照片。我看过那样的博客，但我觉得我的照片很不一样，
同时又有一点相似之处。希望人们能够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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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帽衫 （《假期》系列）
2009 / 彩色冲印 / 12.7×17.78 cm

“在《里面的图像》系列中我拍了许多自己家庭的照片，其中很多摄于休假之时。我问自己是否
可以换个角度，尝试拍一拍陌生人的组合？这就是现在的《假期》系列。在获得艺术委员会的经费支
持后，我开始通过报纸招募参与者，很快就有夫妻、家庭和朋友等很多组合报名参加。到目前为止，
我去过加拿大纽芬兰、美国纽约、墨西哥和牙买加等地拍摄这个项目。

“旅行开始前几周我会有些不安。我会在此前和他们见面，但这不过是蜻蜓点水的交往，不一起
旅行就不可能知道会发生什么，也无法想象将会拍下什么场景。最难的事情是当我拍照时我也不知道
这些照片有什么含义，如何最终把它们组合在一起。即便数码相机马上就能看见效果，但有时我仍然
无法判断好坏。

“我是同行者，也是摄影师，对此每个组合都有不同的反应。有些人试图把我推开，认为我是个障碍，
也有人完全接受我，把我当作知己。有时我错过了一些真正的私人时刻，因为我毕竟是局外人，他们
虽然接受我，但晚上我不能走入他们的房间，因此这些照片缺少了真正亲密关系的流露。不过我很高
兴交了一些朋友，并跟他们保持联系。

“直到现在我还在琢磨这个项目的挑战性｜｜可否把不同的组合和旅程结合成一组照片，还是把
每次旅行都作为一个独立实体去处理？用什么方式展示？这个项目能走多远？要做到何时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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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手（《假期》系列）
2009 / 彩色冲印 / 12.7×17.78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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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苹果  （《里面的图像》系列）
2007 / 彩色冲印 / 76.2×101.6 cm

“难道我们都有某种偷窥的倾向？童年的我总想知道房门
背后或街对面那扇窗户里发生的一切。谁不曾想象过别人的故
事？《里面的图像》一定程度上就是用孩童的眼光和成年人的
心境填补窗内的秘密，同时也部分来自我成长的经历及作为父
亲和丈夫的经验。这些照片包含了精心布置和实际事件的组合。
自2001年起，这个系列随着我与家人之间关系的演变而演变。
开始时只是一个境况的阅读，但后来逐渐演变为对人与人之间
情感联结的描述。”




